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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波的科幻世界
慕海昕

中国科幻作家代表人物，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 1996 级校友。迄今

发表中短篇科幻小说 50 余篇、长篇科幻小说 6 篇，代表作品《湿

婆之舞》《时空追缉》《宇宙尽头的书店》等。多次获得银河奖、

星云奖，其中《银河之心Ⅲ·逐影追光》《机器之门》分别获得

2017 年、2019 年银河奖重量级奖项“最佳长篇小说奖”。

科幻创作

从水木BBS开始

250 余万字，这是江波在 17 年

的科幻生涯中走过的距离。

江波从小喜欢科幻，是个“科

幻迷”。真正开始科幻写作是在大

学。1998 年，江波大学三年级的时

候，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业科

幻出版刊物《科幻世界》联合清华

科幻协会举办科幻写作比赛，江波

从同学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也报

了名，写作了一万多字的参赛作品

《历史》，结果只得了三等奖。同

屋的室友只写了千把字的短篇，却

获得了二等奖，“当时觉得十分不

服气”。

江波读书的时候，清华有水木

BBS，很多人在上面写作科幻小说，

江波也陆续在上面贴了 7、8 篇，

“其间我还曾经被某个知名 ID 语重

心长地赞许了一下，言下之意就是

认为我的小说质量和《科幻世界》

的稿件比较起来也不算差，但写科

幻很苦，不易成功，按投入产出算

简直亏到家了。”江波笑着说。但

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一写就是

近二十年。

这些年，江波创作了 50 余篇

中短篇小说，6 篇长篇小说。尽管

媒体一度将江波称为“年轻的高产

作家”，但江波显然对自己有着更

严苛的评价尺度。

“如果说高产，韩松老师写

了四百多万字，大刘（刘慈欣）写

了四百多万字，王晋康老师写了

五百多万字，叶永烈老师生前一共

写了三千万字……按照我现在的速

度，直到我停笔，也最多只能写到

一千万字。所以我不能算是高产，

顶多是‘中产’”。

	 创作科幻

	 始终是我的爱好

2003 年江波从清华大学微电子

专业研究生毕业，同年发表处女作

《最后的游戏》。2017 年，江波辞

去了外企资深经理的工作，将大部

分时间投入写作中。“写作是一种

非常自我的事，不需要和别人协商，

这种状态更适合我。”

如今，写作之外，江波仍然给

师兄的初创公司帮忙。“我从不把

科幻写作当成一种职业，而是将其

视为我的爱好。创作小说的同时有

一份其他的工作并不影响我的创作

状态。”

我现在阅读的书，

主要是科普和历史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一个人的自

我输出，那大量的输入对作家来说

江   波



20

清华人物

也是必不可少的。

江波从小喜欢阅读武侠小说

和科普文章，现在也阅读大量关于

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演变过程的书

籍。江波说：“好的历史书籍是面

向未来的，是‘往前看’的。”广

博的书籍阅读为江波提供了新鲜的

视野，它们也成为江波创作灵感的

重要来源。

江波曾经读过一篇散文，是

一位考古学家讲述自己多年的感

慨——有些东西能留得下，而有些

是留不下的。江波颇受触动，写作

了科幻小说《寻找人类》，大胆想

象人类灭绝后的世界。而他后来写

作的展现人机结合的奇异世界的

《机器之魂》《机器之门》系列，

也是受到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的事

件触发。

读书写作之外，各种论坛、协

会、笔会和签售会填满了江波的生

活。接受线上采访的时候，江波刚

刚飞到成都，准备参加《科幻世界》

第二天的活动。

“我在 2009 年之前从来不参

加《科幻世界》的笔会，当时觉得

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没必要和别人

交流。2009 年第一次来成都参加笔

会，之后参加的各种活动才逐渐多

了起来。在会上不只见到了很多科

幻作家，更见到了很多跨界的人，

比如导演、艺术家、CEO，我逐渐

认识到科幻世界是多元的，每个人

的生存状态、社会位置不同，大家

都是因为爱好才走到一起。大多数

人都将这份热爱坚持得很久，至少

10 年以上，这更让我明白浅尝辄止

是不行的，需要坚定信念，投入大

量精力。”

2017 年《机器之门》出版时，

江波曾经在上海的一个书店当场签

名售书。“有一个读者拿来我的一

本书，上面是我 2012 年签的名字和

时间，他把书放在我面前，让我再

签一个 2017。”“我当时蛮感动的。

我觉得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好像漂流

瓶，我把自己的想法装进瓶子放进

海里，海的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什么人会捡到。不同的人从瓶子里

读到的东西也是不同的，就好像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2019 银河之夜”的颁奖盛典

上，江波以《机器之门》获得了最

重量级的奖项“最佳长篇小说奖”，

此前他曾经六次获得银河奖，四次

获 得 星 云 奖 金 奖。2020 年 7 月，

江波发表了“机器之门”系列作品

的第二部《机器之魂》，这部作品

被科幻作家韩松评价为数码时代的

《封神演义》和《山海经》，“有

种令人窒息的快感冲动，也浸透个

体面对未知和无限的无解悲哀”。

	 科幻面向的

	 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江波在接受采访时，认真倾听

每一个问题，然后耐心地做出清晰

而又富有逻辑的回答。他关切自身，

也关切科幻的未来。

2020 年元月，新冠肺炎疫情袭

击武汉以及全国。面对确诊人数的

不断飙升，有网友评论所发生的一

切与作家毕淑敏在 2012 年出版的小

说《花冠病毒》中所描述的是那么

的相似，“突发瘟疫、城市封锁、

民众出逃、抢购成风……这本小说

江波（中）获得科幻星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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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一则‘预言’。”

江波特别提到这次巧合，认为

科幻作品反应现实、甚至预测未来，

这也是科幻作家值得追求的一个方

向。他开玩笑说，自己很多年前创

作的《七个瞬间》中提到了未来美

国第一个黑人总统，结果后来奥巴

马真的当选总统了。“作为科幻作

家，一般并不向大众提供预言，科

幻和现实之间有着清晰的距离。而

如果自己的文字能为真实世界提供

一个参考系，那当然也值得科幻作

家去追求。”

2020 年，由江波短篇小说《移

魂有术》改编的科幻电影《缉魂》

完成了剪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映，

他的长篇小说“银河之心”三部曲、

《机器之门》也都已经在进行动画

的改编。江波说：“影视作品传播

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具有爆发

性的宣传效果。”

2019 年春节档，改编自刘慈欣

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以

近 47 亿元的超高票房让国产科幻

片“出道”，2019 年也被冠以“中

国科幻电影元年”。时隔一年半后，

多数人已意识到，《流浪地球》的

成功，更多的是该片全体创作人员

汗水与心血共同浇灌的结果，是一

鸣惊人的“独苗”，而不是科幻电

影产业化的产物。

江波对于科幻电影有着独到的

见解。他认为，虽然《流浪地球》《上

海堡垒》等近几年大热的科幻电影

均由科幻小说改编，但这不太可能

是未来中国科幻电影的长期发展方

向。观察美国的科幻电影，可以发

现原创科幻剧本占了大约 4/5，只

有余下 1/5 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

江波认为，现在中国科幻电影

发展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大

众对于科幻有着严苛的要求，对于

一些没有标注是科幻电影的影视作

品，大众往往会忽略其中的科幻元

素。比如喜剧片《疯狂的外星人》、

剧情片《被光抓走的人》中都存在

大量的科幻元素。这意味着其实科

幻思维早已经悄悄进入了影视之

中，只是还在等待主流观众的认可。

第二，目前愿意拍摄科幻电影的导

演很少，即使科幻文本积累很多也

无济于事。科幻电影与传统电影拍

摄存在较大差别，一些比较资深的、

年龄大的导演往往不能很快习惯，

但年轻的导演和编剧经历了西方科

幻电影涌入中国的时代，他们阅读

了大量科幻小说、具有新颖和原创

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拍摄科幻电

影会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从这

个角度来说，将来拍科幻电影的应

该不是已经成名的导演，而是新生

代年轻导演。”

疫情暴发前，正在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任教的年轻科幻作家飞氘打

算在清华组织一个科幻论坛。他把

江波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还有潘

海天、郝景芳等许多毕业于清华大

学的科幻作家，遗憾的是，突如其

来的疫情使得论坛没能成功举办。

这些现在颇具影响力的科幻作

家大多和江波一样，出生于上个世

纪七、八十年代，开放宽容、几乎

零门槛的网上社区水木 BBS 多半是

他们写作的第一份土壤。

当被问及“来自清华会不会自

带光环”，江波坚决否定。他说：“这

么多年写作科幻，我想的都是我的

作品质量如何，我的小说能不能被

改编成电影，读者是不是觉得我的

小说有意思。对于清华的毕业生来

说，清华虽然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

站、也是起点很高的一站，但是能

不能成为有所成就的人，靠的不是

天之骄子的心态，而是能不能坚持，

是不是热爱。”

科幻一直是我的热爱

“我认为人的一生是不值得过

的，可以随时死去。唯一值得过的，

最美好的事情，你想做一件事情，

彻底忘掉你的处境，来肯定它。要

满怀激情做一件事情，生活才有意

义，这绝对是生活最重要的真谛。”

这段话被江波写在短篇小说《湿婆

之舞》的开篇。江波说：“这段话

不是我说的，是我在某个地方看到

的格非老师的观点，当时很受触

动，就写到了小说里。”而这也正

是他进行科幻创作近二十年的真实

写照。江波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写作

计划，只是读书、谈天、看电影，

利用生活中的积累形成创作的关键

点，构筑他的整个科幻世界。

而科幻作家们构筑的世界，也

许正是人类共同的未来。


